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2018 年 1 月 18 日 

 WWW.MINGHUI.ORG 

崔海自

幼进入湖北

省戏曲学校

学习，毕业后

当兵，转业后

进入武汉市

化工进出口

公司当干部， 
因工作能力强，曾派往外地担

任总经理。 
多年的积劳成疾，她患上

肝胆结石疑难重症，还患有严

重的胃病、妇科病，多方求治

无果；一九九六年她有缘修炼

法轮功后不久，顽疾不翼而

飞，从此，她以健康的身体、

更旺盛的精力与热情投入到

工作中，而赢得公司领导的赞

誉、同事们的敬佩。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八

年中，崔海只因坚持修炼法轮

功，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

人，屡遭绑架、非法关押，二 
次被非法判刑，被非法开除工职、剥

夺了一切工资福利待遇，还经常遭到

骚扰。 

生前的崔海 

【明慧网】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崔海女士，遭五年冤狱折磨，从武
汉女子监狱里出来时头发枯白，骨瘦如柴，仅十九天，于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含冤离世，终年六十九岁。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酷刑演示：拳打脚踢 

绑架到洗脑班    酷刑、药物残害 
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七日，

崔海女士在武汉市汉口香港路浅

水湾的住家，遭到武汉市公安局国

保处警察的故意断电、敲门，当年

六十四岁的崔海被迫离家出走。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六日，崔海

从广州乘长途公共交通车去云南

昆明，第三天中午即将到达昆明

前，在石林遭武汉市国安人员两男

一女绑架，劫持回到武汉江汉区二

道棚“法教班”非法关押迫害。当

时武汉公安国保大队的蔡恒（队

长）等七名警察已在那里等候。 
当晚蔡恒等人轮流“审讯”她

到深夜三点多，后由“法教班”头

目屈伸把她安置在一间十多平方

的小房，睡觉的床是一张已断裂床

板，下面用几把椅子托住，一床十

斤重发臭的被子（当时二十多度）。

房内靠门是两名万松社区主任，外

面大厅是“法教班”的两名人员，

加国保大队的两名警察共六人看

守，他们在大厅吵闹。 
第二天，国保大队的王燕（队

长，女）来了，她说此案由她负责，

让崔海女士配合。崔海说：我不会

配合你来迫害我自己的。她威胁

说：我们已打开了你的信箱，掌握

了你的大量证据，你这是大案，这

里（法教班）将关满被牵扯出来的

法轮功学员，而对你将判重刑。经

过几天“审讯”，崔海什么都不回

答，王燕冷笑着威胁说：“你现在

不说不要紧，我们会把你弄到一个

地方，在那里会让你开口的。” 
十月二十三日，崔海开始绝水

绝食反迫害。当天下午被劫持到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以下简称

洗脑班）。到了那里量她的血压二

百二十，值班医生不肯收，他们在

那里分别给湖北省、武汉市“610”
打电话，交涉一个多小时才收下。 

崔海女士诉说：“湖北省洗脑

班在七十天对我残酷的迫害中，我

被折磨得皮包骨，下巴骨几次险些

掉下来，血压高达二百多，头发由

原来的花白变成几乎全白，记忆力

减退，全身经常发抖，右手小指头

下掌骨至今肿大，小指无法并拢，

拿东西颤抖不止…… 
“我绝食的第七天，他们把我

手脚绑在椅子上给我打针，第八天

开始灌食，把我五花大绑，由邓群

（湖北省“法教班”一队副队长）

指挥，让一名保安把我头按住，当

时来了一屋子警察，其中有：一队

队长江黎丽、二队队长何伟及龚

健、邓群、胡高伟、姓余等十几名警

察，……紧接着对我灌食，由医生万军

指挥，一个叫小红的护士灌，一根很粗

的橡皮管子一米多长。我说你们是在对

我用刑，邓群说：你以为是医院，这里

就是用刑。 
“第二天灌食更残忍，将橡皮管捅

进喉咙又抽出来，这样连续几次，直到

喉咙吐出血来才罢手，那种痛苦是不堪

回首的。后来听胡高伟说，当时殡仪馆

的人都来了，如果把你灌死了，往殡仪

馆一拖，就说是心脏病死亡。 
“由邓群、胡高伟、姓余的等四名

警察轮流值班不让我睡觉，让我交待武

汉市国保大队列出我的所谓问题，我一

直不配合。 “几天后，他们把一间房挂

满诬蔑法轮功的漫画，企图对我精神进

行折磨，我撕下一张诬蔑画，（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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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图二

（接上页）刘喊来了警察，先是胡高伟，

还有两名年轻的警察在场，胡把我从凳子

上拽起来，让我罚站，并拿走凳子，我往

地上坐，胡拽起我连推带搡把我推在桌子

上趴着，我头垂在桌子下，胡把香烟往我

鼻子里熏，我又坐在地上，胡又过来用烟

头熏，最后把地上浇上水。第二天邓群的

班，一来对着我就破口大骂，然后逼我站

着，我往地上坐，邓群穿着皮靴朝我踢过

来，然后他和姓余警察在地上拖我，邓连

踢带拖，他俩把我拖到墙角，想让我顶着

墙角站，我不站，他继续踢，扭了一阵用

他穿的棉袄裹住了我的头。我一时气上不

来，憋得脸都变色了…… 
“后来我感到头整天昏昏沉沉，两腿

发软无力，记忆力明显减退，我发现他们

在我饭菜中下药”。 
在遭受一年多的残酷折磨后，崔海被

迫害成皮包骨，体重不到四十公斤，身体

出现严重病症状态，血压高达二百多，头

发由原来的花白变成几乎全白，记忆力减

退，全身经常发抖，右手小指头下掌骨至

今肿大，小指无法并拢，拿东西颤抖不止。

崔海生前曾说她吃了就吐的症状是这次在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被灌食落下的后遗症。 

迫迫害害  

二零一四年一月六日，在武

汉市“610”的操控下，武汉市

江汉区法院无视律师强有力的

无罪辩护，以“利用×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罪”（法轮功教人向

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莫须有

的罪名，非法枉判崔海五年、沈

学武四年、赵虎四年、陈岗三年。 
一月九日，崔海上诉，律师

在武汉市安康医院见到了垂危

中的崔海。虚脱的她发出微弱的

声音告诉律师：十二月二十日非

法庭审前一段，突然出现胃痛，

吃不下饭，吐；非法庭审后，逐

渐不能吃饭、面条，只能吃流汁。

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带到武汉市

第十一医院做胃镜检查。武汉市

公安局国保警察说：必须有协和

医院证明。十二月三十日被带到

武汉协和医院做检查，武汉市公

安局国保大队吴姓警察跟随，诊

断结果不告诉本人。 
律师从安康医院王院长述

说中了解到检查结果是：十二指

肠窄小有病变阻塞，病变部位不

排除癌症的可能性；另还患有胆

囊结石、高血压。医生认为崔海

全喝流质且量很小，不能维持生

命的基本需要，……等死亡。 
二零一四年四月初，武汉市

中级法院，公然维持诬判，将被

迫害命危的崔海，劫入湖北省武

汉女子监狱入监队迫害。 
四月中旬，崔海家人到湖北

省武汉女子监狱探视，遭到狱方

拒绝。监狱对她进行“严管”折

磨——强制洗脑，不准与他人接

触、说话，家人不准探视、不准

与家人通信、通电话，不准购物，

甚至连睡觉、吃饭、洗漱、上厕

所等都被多名犯人监控、限制。 
在七监区一分监区，指导员

刘建鹰安排、指使犯人一天二十

四小时监视她，分白天、夜晚二

班，寸步不离，对她进行精神和

身体上的虐待。崔海拒绝罚站，

与包夹人员的拉扯中，血压高达

二百，有时一百八十，不法人员

又要求她吃降压药。 
主管迫害崔海的狱警韩杰

（三十岁）参与迫害、强制转化

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背后指使包

夹人员用语言侮辱大法，故意恶

毒攻击崔海，诱使她的血压升

高，然后又强行降压，每天监测

崔海血压，等崔海血压正常又故

伎重演，并虚伪扬言“这是对你

生命负责”。狱警强迫崔海每天

下四楼（住宿四楼），爬八楼（劳

动地点）三、四次，故意折磨她，

晚上十二点钟以后才让睡觉，要

等二百多犯人都洗漱完毕才准

她洗漱，热洗澡水等七、八个小

时都变成凉水了，冬天更是如

此。不准其他人员与她接触，否

则被包夹人员告状，其他有联系

的人员都要扣分，影响减刑，所

以人人危之。监狱强制生产劳

动，每天七点半到晚上八点半连

续十三个小时，中午和晚上都在

工作区吃饭，没有休息，崔海拒

绝参加劳动。 
崔海这次在武汉女子监狱

的情况知道的不多，但在二零零

零年五月十三日因去北京上访，

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一年五

月份被送到武汉女子监狱郊外

的汉西大队迫害。当时，有个狱

警叫陈英（队长）体罚崔海，经

常让崔海罚站，一站就是二天二

夜。有人看到，狱警陈英让崔海

白天在烈日下罚站暴晒，晚上还

故意卷起崔海的裤腿，那不是怕

崔海热，是让崔海被蚊虫叮咬，

长裤子可以挡住一些叮咬。武汉

夏天很热，大热天不让洗澡，不

让睡觉，站了二天二夜后，看崔

海不妥协，狱警陈英就把攻击谩

骂大法师父和污蔑大法的标语

贴在墙上让崔海站在中间，崔海

不站，狱警陈英将崔海吊铐在铁窗上，下铐

后仍不让她休息。就这样整整连续八天八夜

不让睡觉。 
之后狱警强迫崔海下地干繁重的农活，

从早晨六点开始干，中午也不让休息，到中

午十一、二点时，整个田间就她一个人顶着

烈日干活，在 40℃高温下，狱警特意找一些

心思歹毒的犯人在树荫下还喊热得受不了，

在那里骂骂咧咧。下午又接着强制她干活。

不论中午、晚上、还是半夜，别人休息的时

候，狱警就强迫犯人放污蔑大法的洗脑节目。

那时，只要“焦点谎谈”插放攻击、诬陷大

法的内容，就强迫崔海看，并组织七、八个

犯人对她进行围攻，然后一遍又一遍逼着写

所谓“认识”，每天直到深夜二、三点才让休

息，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又起床继续重复，

整整一个夏天长达四个多月，崔海被折磨得

只剩下一层皮，有人说她晒得黑得只看得见

眼白了。◇ 


